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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玉玲，国家一级演员，1934年10

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1949年进入

华东军政大学文艺系戏剧队学习。她参

与演出了话剧《东海最前线》《霓虹灯下

的哨兵》、电影《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

的哨兵》《没有航标的河流》《任长霞》、

电视剧《光荣之旅》《张培英》等优秀作

品。曾获金星奖电视剧优秀演员奖、“有

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国家

人事部、广电总局授予）、金鸡奖、百花

奖、表演艺术学会终身成就奖等。二妹

子、春妮、吴爱花、张培英……陶玉玲塑

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经典银幕形象，

尤其擅长塑造女军人和军属，被观众亲

切地称为“永远的二妹子”。

记者：您是如何走上军队文艺这条

道路的？

陶玉玲：1949年 4月，我的家乡镇江
解放了。我在中学看到解放军一个文工
团演出的话剧《白毛女》和《血泪仇》。我
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戏，原来世界上
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这两部剧把我看哭
了。文工团的作用太大了，当时想，我要
是能参加解放军就好了。没过多久，华东
军政大学来到镇江招生。我要去，但我没
满15岁，而且一天都没离开过家，父母舍
不得，他们也没见过女孩子当兵。姐姐陶
玉平对我说，你得去。说服父母后，我就
跟我的几个同学报名进入了华东军政大
学，被分配到文艺系，系统学习表演课程。

记者：在华东军政大学的这段学习

经历，哪些事情让您记忆深刻？

陶玉玲：我们每天必须得起床打背
包、打绑腿，6点钟出操，然后吃饭、上课，
下午还要军事训练，晚点名后大家要坐
下来检讨一天的生活。现在我离休这么
多年了，还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老兵，就
是那时充满组织性纪律性的生活打下的
基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毅校长的第
一堂课：“同志们、学员们，我今天不说别
的事情，只说‘为人民服务’这句话……”
这堂课奠定了我革命的人生观，不管做
哪项工作，都要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
人民服务”这几个字，我记了一辈子，成
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记者：您毕业后到前线话剧团当话

剧演员，早期的话剧作品《东海最前线》

曾在军内外产生重要影响，能讲讲当时

的经历吗？

陶玉玲：《东海最前线》是编剧白文
以东山岛战役为素材创作的大型话剧，
我饰演的是女主角杨赛英。这部剧排练
完后，我们就下部队为官兵演出，演了
100多场，几乎走遍了原南京军区负责守
卫的大小岛屿。后来就被调到北京演
出，当时演得很轰动了，我和剧中演员杨
兆权的剧照还登上了《戏剧报》的封面。
演出过程中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我们
去福建云顶岩哨所，为那里的一名战士
单独演出。我们坐的大卡车上陡坡时，
驾驶员换挡没换上，车开始往后溜，车后
就是悬崖峭壁。我们团长马上喊，不准
往下跳！大家就扒住了大卡车，幸好有
块大石头把车轮挡住了。后来，我们就
徒步行军上云顶岩，演出完又徒步行军
下了山。一路上我们踏着月光唱着歌，
回想起来是很浪漫的。

记者：电影《柳堡的故事》是您的第

一部电影，您因为塑造了“二妹子”这个

经典人物形象而被人们所熟知和喜爱。

陶玉玲：如果没有《柳堡的故事》，我
可能只是一个话剧演员。1956年，八一电
影制片厂筹备拍摄电影《柳堡的故事》，导
演王苹到处物色“二妹子”的扮演者。编
剧胡石言、黄宗江看过我演的话剧，就向
王苹推荐了我。那时我正下部队演出，他
们就从南京追到了舟山群岛，最终在岱山
岛见到了我。我们那会儿演话剧一般一
场是4个小时，一天演3场，等于没什么休
息时间，一直化着妆，我的眼睛得了麦粒
肿，肿得很厉害。他们找到我，给我照相，
我也没在意，肿着眼睛就拍了。我当时并
不知道拍电影是咋回事。但是王苹导演
说，我就是她要找的那个女孩，“她太朴实
了，你怎么照她都不装，我要的二妹子就
是要两个字——朴实”。一部影片的影响
力和生命力要从生活出发。在江苏省宝
应县柳堡镇，导演让我们深入生活，在当
地去学划船撑船，跟着老乡去劳动。电影
拍摄了约有一年的时间，公映后在全国引
起强烈反响，电影主题曲《九九艳阳天》也
广为流传。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招待会
上，周恩来总理接见我时说：“你是在《柳
堡的故事》里演二妹子的吧，演得很好啊，
但不要骄傲。”那个场景我始终难忘。

记者：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1963

年公演，是前线话剧团的经典代表作。后

来又被拍摄成电影，上映后引起非常大的

轰动。您饰演山东老区女支前模范春妮，

成为话剧史、电影史上的经典角色。

陶玉玲：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的
剧本，是沈西蒙、漠雁、吕兴臣根据上海
警备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创作
的。1963年春天，漠雁在苏州为《霓虹
灯下的哨兵》改最后一稿。他写信给
我，让我准备出演春妮，说春妮就是根
据我的特色和气质写的。话剧排练前，
我在南京路上体验生活了 1个月，和军
属一起摘菜、做饭，和“好八连”的同志

们一起到路上去给群众修鞋、做好事。
这部话剧在南京一演出就很轰动，我们
又到上海、北京演出。这部话剧，周总
理看了 7次，还曾经帮我改过台词。他
问我，“春妮是什么文化程度啊？”我说
是小学文化程度。总理又说：“小学文
化程度写信写‘两小无猜’，大概写不出
来吧？也不贴近生活，你看能不能改一
改啊？”我就对总理说：“要不，我就说我
和陈喜从小就一块在农村长大？”周总
理说：“这不是挺好吗，这不比你那‘两
小无猜’更生活化吗？”

记者：观众觉得您的戏特别生活

化，比如春妮，有人曾说，感觉您就是从

山东来的妇女队长。大家都想不到您

是出身江南的大家闺秀。对此，您有哪

些体会？

陶玉玲：对于剧本，要有整体的深
入领会。比如，春妮与陈喜的感情线
上，有青梅竹马的爱情，还有在家乡共
同战斗的生活。表演要投入、沉浸到情
节中，要尽力体验角色内心的活动。塑
造人物，既要有深刻的内心体验，也要
有精湛的形体动作、语言、人物造型。

另外，就是演员要有生活。我刚到
华东三野解放军艺术剧院的时候，并没
有立即上台演出，而是到了山东张店的
一个连队当兵。除了同战士们一起训
练、摸爬滚打、当文化教员外，更重要的
是我住在老乡家里，体验到了老区人民
的情感。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在农村生
活。我住在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
家。她的亲人大多都在解放战争中牺
牲了。我在那学会了用轱辘把汲水，学
会了干庄稼地的活。这半年时间，我不
仅熟悉了农村，而且也理解了老区人民
对人民子弟兵深厚的感情。后来再演
春妮等角色时，我就很容易找到感觉。

记者：1983年上映的电影《没有航

标的河流》，您在其中出演了角色吴爱

花。这部电影1985年获得美国夏威夷

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电影中有一

出戏，让人印象深刻。分离30年后，遍

体鳞伤的吴爱花巧遇盘老五，她没有泣

不成声，而是控制住积压了多年的情

感，苦苦的一笑，转身走了。导演吴天

明评价您是“心似黄连脸在笑的表演艺

术”，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陶玉玲：这部电影是根据叶蔚林同
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在河上放排为生
的盘老五等人的遭遇。吴爱花是盘老
五年轻时的恋人，是一个很悲苦的角
色。我看小说时就很喜欢这个角色，演
出也非常投入。当时我们拍摄，木排在
湍急的河流上飞驰，非常危险，从来没
有女人上去过。我觉得要体验一下放
排的艰辛，就与男演员一起上了木排。
当木排放到下游，岸上的老百姓看到木
排上有一个浑身泥水的女人，都很惊
讶。我有过历经磨难的生活，也有在河
流上放排的体验，所以塑造这个人物还
算成功。虽然电影中我的戏份并不是
特别多，但却是我表演生涯的又一个里
程碑。

记者：1992年，您凭借电视剧《张培

英》中出色的人物塑造，获得了第5届全

军电视剧评选“优秀表演奖”。您是如

何通过表演打动观众的？

陶玉玲：从生活出发，演什么人就要
像什么人。张培英是我们原总后勤部的
科研人员，在搞科研的时候发生爆炸，她
的十指、脸部被严重烧伤。她出院以后，
觉得自己不能做科研了，就做了校外辅
导。她身残志坚，非常感人。演出的时
候，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化妆师给我做了
假手，我的手指头一直是弯的，不能伸
直。化着妆，我不能上厕所，所以我拍摄
时基本不怎么喝水。这个奖其实应该颁
给张培英，我就是演了她，才赢得了观众
的认可。我演过军人的妻子、妈妈、奶
奶，后来我虽然得过 3次癌症，但我想到
我演了这么多的英雄，遇到困难时想想
她们，就感觉特别有力量。

记者：对军队的年轻文艺工作者和

广大观众，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陶玉玲：对演员来说，根要永远扎在
人民中、扎在生活中。我的一生就是要
做好两件事：做一个好党员、当一个好演
员。活着的每一天，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以文艺为
武器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的价值。

（夏董财、庆 阳整理）

根要扎在人民和生活中
—访表演艺术家陶玉玲

■本报记者 袁丽萍

陶玉玲在接受采访中。 王晨光摄

在排演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前，原前线话剧团到“南京路上好

八连”参观。 陶玉玲提供

套用英国诗人狄兰的名句：“通过

绿色的导火索，催开花的动力。”记得当

时人年少，军营有歌人有情。那些歌声

和旋律，真真如同导火索，点燃了遥远

边关的青春年华。

我入伍来到一个单独执行边防勤

务的连队，由于驻地偏僻，加上那个年

代方方面面条件的制约，精神文化生活

方面的需求很难被顾及。就连最简单

的唱歌，也处于“三无”状态：一无规范

的词和谱，二无专业教歌教员，三无任

何伴奏音响。

青春如旭日，情怀不可遏。一群精

气神充沛的年轻士兵据守边陲军营，岂能

无歌？任何条件下，战士都能歌之咏之。

执勤训练任务很重，连队不可能专

门安排时间唱歌娱乐。于是，早操时和

晚饭后如遇大雨（小雨操课计划不变），

原先计划的其它活动就改为唱歌时间。

南疆边地雨水多，大家都说，这是老天爷

对我们这些年轻歌者的格外眷顾。

没有词和谱，也没人教唱，可年轻

人心中揣着一本谱、口里藏着百首歌。

连队歌咏活动的主要方式，就是某一善

歌者首先开嗓，凭着记忆选唱自己熟悉

且拿手的歌，接下来便是一人领之，众

人和之。数曲歌罢、情涌心中，歌声让

我们感受到了“共饮薄醉，颇倾肝胆”的

境界。此刻，即便是被群嘲为“男沙音

偏左”的嗓门，也毫不怯场，纷纷争当下

一曲的领唱者。

如此信马由缰的放歌，偶尔也会碰

到旋律很熟稔，就是一下想不起歌词的

卡壳之窘。但这根本不是问题，大家以

一阵“啊啊”之声很快就过渡到下一

句。今天想起，这般情景真有点白居易

笔下“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

重”的意味。

当然，这种没有歌谱、“口口相传”

的土唱法也带来一点遗憾，就是由于各

地方言的口音问题，常常造成歌词的误

传。比如在《远飞的大雁》里，我们一直

把“捎个信儿到北京”唱成“捎颗心

儿”。意思当然没错，只是参加军民联

欢时被县宣传队的小丫头好好取笑了

一番。还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我们一直这样唱：“要是有人来问我，这

是什么地方，我就悄悄地告诉他……”

为什么要“悄悄地”呢？我一直想不明

白。存疑多年后看到歌词，方知人家唱

的是“骄傲地”……

连队有一老兵，会拨弄几下吉他，

突发奇想要为连队写一首连歌，说是让

我作词由他谱曲。受此重托，激动得我

一连好几班夜岗都深陷于构思的状态，

憋出了几句大约是“胸有朝阳守边陲，

血洒江山誓不归”之类的句子，在连队

的黑板报上受到一番热捧，但那首连歌

却一直不闻其声。

其实，有关歌声的记忆，最让我刻记

于心的是我的班长。有一天晚上，连队

步行去5公里外的县城广场看电影，放

的是刚刚“解放”出来的《英雄儿女》。电

影中的人物、故事及插曲（后来才知道叫

《英雄赞歌》），在那个夏夜的星空下是那

样地激奋和感动着我们。回来后，大家

意犹未尽，想着把那首令人热血沸腾的

歌复原出来，可哪有那么容易？你拼我

凑，许久不得要领，也就放下不提了。

没想到事情并没完，几天后上级转

回一封发自我们连队的信。收件人是

“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芳”，而寄信人就是

我的班长。

一看信的内容，大家都宽心一笑，

信本身不仅没毛病，而且还有点感人。

一是表达向英雄兄妹学习的决心，二是

代表连队索要电影插曲的歌谱。虽然

乱写信不靠谱，但他实实在在地是在为

连队找歌寻谱，也算功过相抵吧——指

导员最后下了如是结论。

因为有了这段记忆，《英雄赞歌》一

直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也因为生命

里有了那些歌声那些兵，不论现在拥有

多高档的音响、多丰富的曲库，当年连

队会议室里那些跑调走音不绝于耳、但

却酣畅淋漓的歌声，始终让我念念不

忘、心向往之……

那
些
歌
声
那
些
兵

■
郑
蜀
炎

近日，南疆军区文艺轻骑队的两支
演出小分队深入基层一线慰问演出，把
欢声笑语撒向雪海云天。

第一次到海拔 5000多米的高原演
出，蒙古族演员代青激情澎湃。他带着
草原小伙儿特有的豪迈，用心爱的马头
琴连续演奏了《万马奔腾》《征程》《黑骏
马》几支乐曲，点燃现场气氛。

在有着“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
的阿里高原，云彩一来就是冬天，云

彩一散就是夏天，一场演出就能感受
季节变化。骤起的狂风给队员们的
表演再添考验。大家顶着风沙上台
表演，把文艺轻骑兵最动人的舞姿展
现给官兵。

真情服务感动感染了官兵，他们走
上舞台，与队员们一起翩翩起舞。演出
结束后，队员们把平安结、千纸鹤和爱
心卡片赠送给基层官兵，向这些为国奉
献的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文艺撒向雪海云天
■兰晓峰 唐 帅

“嘟嘟嘟……”一阵紧促的冲锋号
过后，《中国军魂》的旋律响起，大幕缓
缓拉开，舞台上英勇无畏的将士们义无
反顾地冲向敌方阵地……

武警青海总队“永不磨灭的军号”
司号员试点培训结业专场汇报演出，就
在这热血场景中拉开帷幕。

一声声军号、一次次冲锋，舞蹈《湘
江！湘江！》再现了当年红军强渡湘江
时的场景。节目中担任号手的是战士
王聪聪，他那矫健的身姿、标准的动作、
饱满的情绪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而

在 1个月之前，包括王聪聪在内的大多
数培训班学员，还从未摸过军号。

前不久，武警青海总队以西宁市支
队为试点单位，采取择优遴选、集中培
训、专攻精练、训用一致的方式，培养出
适应部队文化建设需要、具备独立演奏
司号能力的骨干队伍。
“别看一支号普普通通，在这高寒

缺氧的高原上，能吹响都不容易！”担任
此次培训总教练的西宁市支队宣保科
科长欧伟介绍说，比起单纯地教技巧、
练气息，增进学员们对军号的认同感、

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更为重要。表演
唱《军号声声》就展现了他们在培训中
穿插讲解军号历史、红色故事的情景。

演出中，司号制度的发展演变贯穿
全程。首批学成结业的司号员，演示了
新司号制度中精简优化后的作息、行动、
仪式等3类21种号谱，并通过文艺节目演
绎出各自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深刻意义。
“嘟！”“嘟嘟……”在情景短剧《闻

号而动》中，两支尖刀小分队在嘹亮的
军号声中，在主力炮火的掩护下，前后
夹击，一举端掉敌方指挥部。据了解，
在未来组织战备演练中，该总队各级将
逐渐把电子播放号音改为司号员吹奏。

声声军号，传承革命星火；军号声
声，激荡血性胆气。随着三声出征号齐
鸣奏响，振奋人心的《强军战歌》将整场
演出气氛推向高潮，全场官兵高声合唱：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
在前方……”

军号声声，激荡血性胆气
■权效军 余华龙

蜜10月30日，武警北京总队“精锐之师文艺轻骑兵”深入某新兵大队慰问演
出，送上贴近部队生活的精彩节目，受到官兵热烈欢迎，有效激发新战士扎根军营

的热情。图为文艺轻骑兵正在演出相声《吃鸡》，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教育引导官兵

正确对待网络游戏。 刘 洋摄影报道

采访手记

陶玉玲的影迷说，开始喜欢她，是缘

于她在电影中的笑脸。

《柳堡的故事》中二妹子对镜理妆的

笑，《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春妮初到南京

路时的笑，都是那么甜美、清纯、淳朴。

这样的笑，留在亿万观众的记忆里，

标志性地镌刻下陶玉玲的艺术个性。

戏如其人。生活中的她，热情、乐

观、豁达。

某年盛夏，她去南京火车站慰问南

下部队。她在闷罐车里朗诵诗歌，从车

头一直演到车尾，十几节车厢走下来，满

头大汗，依然笑容灿烂。

采访这日，她一袭红装，笑眼弯弯，

始终微笑着，不减当年风华。

98岁的胡可老师曾说，陶玉玲比我

小十来岁，年轻。

的确，命运总会偏爱那些爱笑的人。

笑容依然灿烂
■袁丽萍

郑蜀炎，原解放军报社高级记者。
从事军事新闻工作30多年，曾参加西南
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抢险救灾及重大典型
宣传任务。新闻作品获“中国新闻奖”一
等奖等各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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